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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是人类经历的第三轮技术革命，正在席卷社会每个角落，也是文

科正在进行的第三轮范式革命的推动因素。文科范式指从观念到实践、从教学到科

研、从学术到知识的逻辑一致性体系；既具有库恩范式的基底，更指文科的资源／素

材、方法／技术、理论／视角的关联一致性体系。文科的第一轮范式革命是学术革命，

第二轮是计量革命，第三轮则是正在进行的智能革命。学术界和企业界正在实践的

数智文科则是从素材像素化到理论智能化的探索式知识创造与积累。国家倡导和推

动的新文科建设是文科范式革命在中国的组织化实践。如果我们把正在展开的文科

范式革命划分为四个阶段（素材像素化、像素数据化、数据理论化、理论智能化），那

么，当下的努力其实还处在第一、二阶段，而第二、三、四阶段则可能是交互并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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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生的第三轮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乃至

一切。农业技术革命以动物养殖和植物栽培为标志。在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可上溯至

１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年前，《史记·夏本纪》有“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在湖南省玉蟾岩遗址发

现的水稻种子约在１４　０００年前。① 农业技术革命为人类带来食物，让人类延绵至今。工业技

术革命则以机械动力进入生产实用为标志。在欧洲，以纽克曼（Ｔｈｏｍａｓ　Ｎｅｗｃｏｍｅｎ）１７１２年发

明蒸汽机为标志，拉开了动力技术革命的序幕，历经化石燃料和电力动力的变革，彻底改变了

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② 工业技术革命为人类带来充裕的物质，让人类可以衣食无忧。数字

技术革命以可编程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为标志，以互联网的大众化应用为转折点，③是人类正在

经历的、从一开始便影响广泛且深远的未有之变。

①

①

②

③

作者简介：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
在玉蟾岩遗址和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水稻种子的事实已有广泛报道，故不再注明出处。
讨论工业技术革命带给人类影响的文献亦汗牛充栋。初期部分可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

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电子计算机恩尼克（ＥＮＩＣＡ）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投入

工作。世界上第一个面向公众的网络浏览器于１９９３年由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ＮＣＳＡ）发布，即马赛
克（Ｍｏｓａｉｃ）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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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影响如此之深刻，以至于数字化已经成为探讨诸多问题时的必要前提。非

数字化是一种场景，人们会以自然状态和机械状态为底色进行探讨；数字化则是另一种完全不

同的场景，人们会以数字连接泛在为底色进行探讨。

科学研究是人类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了数字化的影响。卷积神经网络技术在

蛋白质结构研究领域的应用（ＡｌｐｈａＦｏｌｄ系列）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知识创造。① 非数字化

的与数字化的科学研究的差异可以用一项思想实验作为示例，即姚檀栋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

学考察进展报告。姚檀栋认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提出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科学

建议，服务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阐明了气变影响下亚洲水塔失衡特征和影响，服务国家水

资源与水安全战略；揭示了气变影响下高原碳汇功能和变化特征，服务应对气变和实现双碳目

标”等，共获得了十大重要进展。② 姚檀栋对科学进展的报告呈现了非数字化场景的科学研究

样态，即以学科化的成果代表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每一项进展都限定在某个学科如生态学、

水科学、气候学等边界范围内。如果把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成果汇集放在数字化场景

里，十大重要进展或许会共同指向一个具有智能化理论产出的综合进展，如青藏高原与人类发

展有怎样的关系。众多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数字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是革命

性的，③以至于不得不重构人类的知识创造和积累范式，而这个范式重构不是指转向人们已经

广泛知晓的第四范式。［１］

一、文科的知识生产范式

说到“范式”，我们不能回避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Ｋｕｈｎ）。库恩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对范式

进行了定义。［２］

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

题和解答。

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

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

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凡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

在总共１３章的篇幅中，库恩还呈现了科学范式的迭代机制（见图１）。综合图１和库恩对

①

②

③

有关蛋白质结构预测系统的相关事实，参见Ｊｕｍｐｅｒ　Ｊ，Ｅｖａｎｓ　Ｒ，Ｐｒｉｔｚｅｌ　Ａ，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ｌｐｈａＦｏｌｄ．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２１，５９６（７８７３）：５８３－５８９；Ｓｅｎｉｏｒ　Ａ　Ｗ，Ｅｖａｎｓ　Ｒ，

Ｊｕｍｐｅｒ　Ｊ，ｅｔ　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２０，

５７７（７７９２）：７０６－７１０．
在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举办的科技伦理研讨会上，姚檀栋院士报告了第二次青藏高原

科学考察的重要进展。
参见如Ｂｏｒｇｍａｎ　Ｃ　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不过，这本书的讨论依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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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定义，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直接的疑问：知识创造与积累到底是对真理的追寻，还是

对市场的占有。如果知识创造与积累不是追寻真理，那么，范式迭代便不过是产品更新的代名

词而已，科学研究对人类的意义和价值便与商业产品的生产与更新无异，毫无神圣性可言。当

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可以按下不表。一个更加直接的引申追问是，科学知识到底是理论的，

还是经验的。在库恩那里，知识显然是理论的，他的底层假设承接了柏拉图（Ｐｌａｔｏ）对先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ｂｅｉｎｇ）的断言。与库恩持相同立场的还有费耶阿本德（Ｐａｕｌ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他们从知

识的先验性出发，认为人类的知识创新与积累不过是对先验知识的发现而已，在某种意义上，

后者的观点甚至更为相对主义。［３］而在库恩之前的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那里，知识则是经验

的，［４］其底层假设承接了柏拉图对后验（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的言说。与波普尔持相同立场的还

有他的学生和批判者拉卡托斯（Ｉｍｒｅ　Ｌａｋａｔｏｓ）。［５］他们从知识的经验性出发，认为人类的知识

创新与积累是线性的，是从低阶向高阶、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图１　库恩的范式迭代

既有对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探讨，依然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些宏大的议

题，如人类知识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组合，人类知识到底是进化的，还是革命的，人类知识是

科学家的筛选，还是社会的选择，等等。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具体的讨论，如库恩的范式到底是

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范式，还是只是一个学科知识发展的范式，如果是一个学科知识创造与

积累的范式，那么科学是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唯一选择吗？

我们并不试图回答那些宏大问题，也不准备纠结人类知识的来源，而是假定科学是人类创

造与积累知识的有效路径，并且把库恩的范式放到库恩写作的时代背景下，认为库恩的范式在

严谨的意义上其实只是一个学科的知识创造与积累范式。然而，从库恩的范式中，我们可以归

纳出范式变革的要素，将其用于理解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范式。不过，本文只打算探讨文科

的范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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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知识创造与积累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素材、方法、视角。库恩对范式的探讨可以

被梳理为一个这样的框架：在给定的学科，给定研究素材，给定或改变研究方法或技术所带来

的知识变革。前面的图１可以被理解为这个框架的逻辑呈现。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对知识的

创造和积累不是局限于某个学科，而是整个文科呢。

人们通常理解的文科包含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个大的类属。当然，对人文是否应该

或可以被称为科学，有着不同的争议性观点，且争议一直存在。① 我们无意介入争论，只是从知

识创造与积累的范式入手探讨范式革命。我们理解的文科是，人文学科聚焦对人类精神的挖

掘与呈现，社会科学则着力于社会规律的发现与呈现。这里讨论的文科范式，既有库恩范式的

基底，更涵盖科学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如果我们还接受库恩所述范式变革隐含的市场竞争逻

辑，则文科范式除了库恩的学科范式之外，还有一个面向社会的知识生产与关乎合法性的关系

范式。换句话说，知识创造与积累是学术界的事，而知识应用则是社会的事。如果只有知识创

造与积累，没有知识应用，知识生产便失去了社会意义，也失去了社会合法性。无论是农业革

命、工业革命，还是数字革命，带来革命的不只有知识的创造与积累，更加重要的还有对知识的

社会应用。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我们认为的文科范式还指从观念到实践、从教学到

科研、从学术到知识的知识生产与应用的逻辑一致性体系。不过，这也不是本文关注的议题。

我们关注的是因知识创造与积累的三要素（见图２）变革带来的文科范式革命。我们认为，在文

科领域，知识生产是三个要素的关联一致性体系。任意要素的变动都会影响其他要素，也会影

响关联一致性体系的结构稳定性，进而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动。当三个要素的变动产生相变时，

便会发生范式革命。当我们用这个框架分析文科范式的发展时，可以发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

学知识的创造与积累经历了三轮范式革命，当下我们正处在第三轮范式革命之中。

图２　文科范式要素

二、文科范式的三轮革命

文科的第一轮范式革命可以被称为学术革命。赫拉利（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ｒｉ）将人类理性的

出现称为认知革命，［６］其实，认知革命远比赫拉利讨论的要复杂。［７］我们说的学术革命是人类

① 库恩就是这个争议的代表人 物 之 一。此 外，还 可 以 参 见，Ｈøｙｒｕｐ，Ｊｅｎｓ．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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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理性认识自然和社会，创造和积累知识的范式革命。

在文科的第一个范式阶段，给定自然和社会是人类渴望认识的对象，被用于认识的素材除

了实物，还有文本和图像；认识素材的方法是运用人类理性进行思辨和逻辑推演，其中，思想实

验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的技术手段，最终形成了对自然与社会的可积累的知识，即学术

（ａｃａｄｅｍｙ）。

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是因为学术的出现将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

的类型。在学术革命之前，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没有文本图像的记录，只有语言或语音。

这意味着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只能依靠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在人类的认识中，即使有

知识，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即使有知识创造，也没有可靠的知识积累。文本图像的出现为

知识创造和积累提供了可以留存与传递的载体，思辨或逻辑则让一部分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

识从纯粹的超然信仰中摆脱出来，变成了有事实依据的认识过程，形成了可以被验证的知识，

进而也让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从神谕中走出来，变成了学术活动的成果。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个地区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学术革命。在中国，我们有诸子百家；在西

方，有古希腊三圣。如果只是追溯以对象分科的现代学术源头，我们可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亚

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三圣中的最后一位，也是集大成者，人们通常称他为哲学家。殊不知他更是

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最早研究形式逻辑的人，系统研究物质运动的人，系统研究生物学

的人，最早进行光学实验的人，最早进行太阳与地球关系探讨的人，最早进行地质探讨的人

……现代科学的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

在文科的第一个范式阶段，①面向社会的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是每一位学者独立的、个性

化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芸芸众生中，一部分个体运用思辨和逻辑探索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的精

神，推动了从自然与社会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向人类理性的演化。其中，无论因何种机缘而被认

为承接了神圣的人，都获得了崇高的甚至超过君王的社会地位，成为那个时代的圣人。因此，

那个时代的知识创造与积累，本质上是学者个性化地对自然与社会的属性进行的非计量、断语

式、教导式、说理式的刻画与解释活动。人类获得的是精英化的知识。

在那个阶段，不仅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没有分离，甚至文科与自然科学也没有分离。具体

地说，精英化的知识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直到科学革命，才有自然科学从整体性学

术的分离，形成了以自然的数据为素材的学术和以社会的现象为素材的学术。这一历史性分

野的标志是１５４３年两部著作的面世。那一年，哥白尼（Ｍｉｋｏłａｊ　Ｋｏｐｅｒｎｉｋ）出版《天体运行论》

（Ｄ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ｂｕｓ　ｏｒｂｉｕｍ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ｕｍ），维萨里（Ａｎｄｒｅａｓ　Ｖｅｓａｌｉｕｓ）出版《人体构造》（Ｄｅ　ｈｕｍａｎｉ

ｃｏｒｐｏｒ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ａ）。两部著作只是对历史性分野的宣示，真正引发分野的是支撑两部著作的技

术或方法与素材互动的变革。我们知道，无论是文科还是其他学科，人类进行知识创造与积累

的对象都是自然与社会。面对同样的对象，之所以形成了分野，是因为哥白尼运用了计量观察

技术获得了有关天体运行的新的数值型素材，且运用了计算技术处理素材；同样，维萨里运用

① 准确地说，是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初始阶段，那时尚未分科，自然也就没有文科和其他的学科分野。
如后所述，文科是在后来发展中才从对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中分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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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曾有过的结构解剖技术获得人体构成素材，运用了计量技术分析素材。素材获取技术的

变革，带来了素材之于理解和认识的意义和价值的变革，引发了分析技术的变革；分析技术的

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素材获取技术的变革；两者之间的互动推动了对自然与社会的新的认识，

推动了理论和视角的变革；最终推动的是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变革。

在第一个文科范式后来的发展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潜在变革是统计技术的引入和应用。

在面向社会的整体性知识创造与积累中，统计思维和统计学把社会科学从整体性学术中分离

出来。１６６３年，格朗特（Ｊｏｈｎ　Ｇｒａｕｎｔ）发表《对死亡率清单的自然和政治观察》，标志着对社会现

象的观察获得了数值型素材，而“死亡率”这一统计量的出现意味着将统计思维引入处理数值型

素材的过程中。之后，伯努利（Ｊａｃｏｂ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于１７世纪末期孕育概率论，高斯（Ｃａｒｌ　Ｆ．Ｇａｕｓｓ）于

１７９５年运用最小二乘法，最终让统计学成为知识创造与积累的新工具。高尔顿（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ａｌｔｏｎ）

和皮尔逊（Ｋａｒ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创立的生物统计学进一步标志着现代统计学在知识创造与积累中进入实

用阶段，也标志着素材技术和分析技术对第一个文科范式产生了实质性的侵蚀。

社会学正是在第一个文科范式的被侵蚀中分离出来的社会科学。提到社会学，人们马上

想到的一定是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　Ｆ．Ｘ．Ｃｏｍｔｅ）。不过，如果从史料论来看，孔德只是提出了社会

学概念而已。公允地说，他的社会学还是哲学里的一个倡导。让社会学从整体性学术中分离

出来的是涂尔干（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涂尔干在《自杀论》（Ｌ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éｔｕｄｅ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中对自

杀现象的数值型观察和对观察记录的统计学分析让他的自杀研究彻底区别于对自杀现象的神

学或日常解释，带来了对自杀率的科学分析。让社会学从整体性学术中分离出来的还有马克

思（Ｋａｒｌ　Ｈ．Ｍａｒｘ）。马克思在《资本论》（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里不

仅运用了统计学，还运用了数学建模。素材技术和分析技术的变革共同推动了理论的变革，涂

尔干的功能论和马克思的冲突论正是运用新方法分析新素材后提出来的，也因此奠定了让社

会学从整体性学术分离的学科范式。文科范式变革的新三角（见表１）标志着文科第二轮范式

（计量）革命的开始。

表１　第二个文科范式

要素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素材
文本、图像、实物
言语、音乐、舞蹈、仪式、行动

文本、图像、实物
言语、音乐、舞蹈、仪式、行动
统计数据、调查数据

方法 比较分析、想象延展
比较分析、想象延展
思想实验、实证分析

理论 价值、意义阐释
价值、意义阐释
规律检验

计量革命是以计量技术为内核的第二个文科范式。计量革命引发了从对象细分到资源／

素材、技术／方法、视角／理论的系统性变革，推动了整体性学术向分科性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发

展，其中包括现代社会科学。这里，我们尝试用一个比喻来刻画从整体性学术到现代文科的变

革。我们可以想象图３的左边是整体性学术，右边则是现代文科（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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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文科的分科化

计量革命带来的是，把整体性对象切分为分科性对象，让整体性学术转变为学科分异的对

象拼图。就像解剖学把有机生物肢解为肢体和器官一样，每个肢体或器官在新的学科中变成

了完整的对象，却不一定是有机整体的部分，也因此有了面向社会的不断分化的学科。

在文科从整体性学术向分科性学科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学其实不是第一个分离出来的学

科。第一个是经济学。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的《国富论》（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开端。社会学也不是最后一个分离出来的学

科。在社会学之后，还有政治学。尽管有些人认为马基雅维利（Ｎｉｃｃｏｌò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的《君主

论》（Ｉ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开端，但在我们看来，那还是整体性学术的遗存，标志着

现代政治学肇始的还是米歇尔斯（Ｒｏｂｅｒｔ　Ｍｉｃｈｅｌｓ）对政党的分析。［８］

计量革命并不限于社会科学。在后来的发展中，运用计量方法获得新素材、分析新素材的

范式也对人文学科进行了侵蚀。经典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学也在运用计量方法，如考察地球上

的人类联系，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９］还有专门的期刊，如《计量史学：计量历史与文化

演化杂志》（Ｃ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科技

考古也不断将计量方法引入对遗址和文物的分析，形成了诸如考古化学、考古地质学、考古材

料与技术等新学科的发展。［１０］即使是哲学，也有运用计量方法的新学科，如分析哲学。自弗雷

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Ｇ．Ｆｒｅｇｅ）提出概念演算（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以来，分析哲学便形成了以数

理逻辑为基础的发展路径，维特根斯坦（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的《逻辑哲学论》（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　Ｌｏｇｉｃ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ｕｓ）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路径。

计量革命是一个逐步将计量技术与方法向知识的创造与积累渗透并形成范式优势的过

程，尽管整体性学术依然存在，但其优势地位在逐渐消失，进一步形成了整体性学术与分科性

学科之间的分野。与此同时，通过前文提到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的关系，科学家的知识创造

与积累经由制度化的教育体系和产业生产体系，变成工作岗位、生产和生活用品，进入大众生

活，形成科学普及，让第一个范式的精英化知识变成了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知识。

文科分科化对社会认识的效果与自然科学分科化对自然认识的效果不同。如果说自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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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具有结构一致性，正如物理学对物质属性的探索可以从天体逐渐细粒化到量子，①社会现象

却具有有机性，社会始终是一个互动的整体，是一个人类生态，而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

学将一个有机整体和生态切分为一幅幅拼图，无法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有效认识。这便是科学

革命以来文科发展的内生困境。在过去的时间里，文科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努力，引发各种争议

讨论，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内生性困境的有效路径。

数字化带来的变革对文科而言既是挑战也是跳出分科化困境的机会。学科史的事实告诉

我们，计量革命带来的素材变革是部分的，是人力所及的计量化，非计量化素材依然支撑着文

科的知识创造与积累。数字化则意味着一切素材的计量化，进而意味着把人文和社会的一切

属性转化为数值数据，为将分科化的知识整合为对人文与社会整体属性的知识提供了机会，也

意味着文科范式第三轮革命的到来（见表２）。

表２　第三个文科范式

要素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素材

文本、图像、实物
言语、音乐、舞蹈、仪式、行动
统计数据、调查数据
生成数据、一切皆可数据化

文本、图像、实物
言语、音乐、舞蹈、仪式、行动
统计数据、调查数据
生成数据、一切皆可数据化

方法
比较分析、想象延展
思想实验、实证分析
拟合与预测

比较分析、想象延展
思想实验、实证分析
拟合与预测

理论
价值、意义阐释
规律检验
规律发现

价值、意义阐释
规律检验
规律发现

比较表１和表２，如果说表１的人文学科继承了第一个范式整体性学术的传统，而社会科

学是对整体性学术的反叛，形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表２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整

体性学术时代的到来。表２还告诉我们，社会科学在第二个范式阶段形成的与人文学科的分

野，借助于生成数据和一切皆可数据化，又重新回到了一致。素材的一致影响的自然是方法和

理论的一致，尽管这些一致的出现还有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机会却已经呈

现，那就是人类又有了在更高维度对人文与社会重新进行整体性认识的机会，文科又有了重新

整合的机会，这将是一个新的综合。

由数字化带来的文科范式革命，即智能革命。智能革命是分科化学科综合的开端，由于在

数字化进程中大量使用机器，且机器承担的工作是人力难以承担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智

能革命也是运用人机智能进行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开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格局，也

是人类正在探索的知识创造与积累范式。

我们可以借用图１所示的范式迭代路径，对第三个文科范式的发展进行判断，这一进程大

① 当然，自然科学内部也有差异，物理学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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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处在前范式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努力缤纷呈现，如阿尔法系列的努力、［１１］计算社会科学

的尝试、［１２－１４］科学研究人工智能化（ＡＩ　ｆｏｒ…），［１５］以及当下讨论热烈的ＧＰＴ［１６］等。这些研究

并非只是技术和方法的变革，而是由技术撬动的革命，实现了资源／素材、技术／方法与视角／理

论之间的重新组合。这一轮范式革命在形式上是“一切皆可数据化”，本质上却是人机互生。

人机互生意味着，人类的知识创造与积累不再是精英的特权，甚至也不再是学者的专属，而开

始进入去个性化的、人机相互参与的技术与社会交互并进的过程，进而进入去个性化的世俗化

过程。

在我们看来，这个过程至少需要经历四个阶段（见图４）。

图４　文科第三轮范式革命的四个阶段

三、第三轮文科范式革命的四个阶段

智能革命的前提是一切皆可数据化。数字技术进入大众化应用阶段以来，数据量的增长

是一个显著现象。根据国际数据公司（ＩＤＣ）的报告，基于连接泛在的数据量一直呈指数增长趋

势，２０１６年约为２０ＺＢ，预估到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１７５ＺＢ。不过，这些数据主要是传感器和人类行

为自动记录的数据，不包括非数字时代的知识积累数据。据估计，从直立行走到２０１３年，人类

积累的可利用数据，大约只有５ＥＢ，只有２０１６年数据量的０．０２％。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我们认

识人类过去唯一可用的数据，也是尚未完全数字化的数据。因此，将尚未数据化的素材数据化

是智能革命优先需要完成的工作。

在实践中，这项工作又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素材像素化阶段和像素数据化阶段。第

一阶段是将各种材质的素材转化为数字化版本，如图书、绘画、遗址、遗存、实物等的数字版本

建设，如中国之外的古登堡计划、谷歌的数字化计划等，以及中国的古籍数字化、绘画数字化、

遗址数字化、遗存数字化等。不过，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将各种材质的素材转化为可以用计

算机存储的像素数据，将曾经局限于特定物理空间的、有各类限制的素材转变为可以通过计算

机网络进行存储和传输的素材，却依然属于第一个范式和第二个范式的素材。

只有将像素化的素材数据化，才能用第三个范式的方法进行分析，这就是第二阶段，将数

字化的像素素材数据化。纯粹的像素只是颜色的数值，也具有机器可识别和计算的意义。不

过，机器只识别像素，却不识别像素承载的知识。如果希望机器也能识别像素承载的人类知

识，如文本的社会含义、图画的人文精神等，就需要人将像素承载的人类知识告诉机器，让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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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学习其中的含义、习得其中的含义、推演其中的含义。人指出像素承载的知识意涵的过

程，被称为标注（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只有被标注了知识意涵的像素才是可以用于机器识别和计算进而

进行知识创新与积累的数据，也只有数据化的像素素材才真正融入了数字化素材之中，为新的

文科综合做准备。

标注是一个技术术语，指对像素化内容承载的人文与社会含义进行标记。例如，对一幅画

承载的人物、事件、物品、山水、行动等进行标注，以至于仅仅透过标注就能反映画面试图表达

的内容。一个简化的标注可以用人脸的特征点及其之间的关系来表示（见图５）。每个人的脸，

其特征点位的参数、特征点位之间关系的参数都是不同的，对一张人脸的标注既有对特征点位

的筛选，还有对特征点位之间关系刻画的建模。优化的标注应该满足如下标准：用尽可能少的

特征点位和特征点位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拟合出每一张脸之间的差异性。对包括文本在内

的像素化素材进行标注，显然不是一个学科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多个学科的协作，更需要机

器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支撑，还需要社会化分工的共同努力。不仅各种材质的素材在像素化之

后需要标注，生成的数据也需要标注。当前，数据标注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从知识创造

与更新领域扩散到了社会生产领域。

图５　人脸标注
注：图片来自网络

赋予数据以意义，便让数据承载了信息，也让数据变成了可以从中发现或检验事物之间关

系模式的信息化素材。文科第三轮范式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为数据理论化阶段，即从数

据中获得分科化的理论。图３的分科化，不仅有对象的细分，还有观察视角的细分。细分的优

势在于可以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理解事物的属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一切属性都以数

据形态呈现且携带标注，便为人类运用计算方法挖掘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提供了机会。以学

科为分野的知识创造与积累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可以进行结构和格局的刻画，还可以进

行动态与演化的刻画，因为数据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在面对人类无力处理的数据量时，

在面对动态与演化刻画的需求时，算法一跃成为支持人类知识创造与积累的第一技术与方法。

因此，智能范式的基底是算法。

不过，一个学科的数据理论化还不是第三个范式的目标。第三个范式应该是以算法为底

层，同时将第二个范式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和工程，综合为基于人工智能支

撑的、基于数据的理论检验和理论发现，输出的不再是人类试错式的知识，而是支持人类理解、

判断、决策的，基于理论综合的科学依据，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第四个阶段，即理论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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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第三轮范式革命的触发点是数字化，而数字化进程与人机互生密不可分，且人机互生

的模式还在不断的、快速的迭代演进，因此，我们不能以为第三个范式的四个阶段是线性推进

的。我们认为，一个概率更大的模式是四个阶段之间呈现为网络交互的演进，尤其是基于数据

的标注、理论、智能之间的交互演进。一旦人工智能跨过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接下来的格局会是

什么，就很难预判了。自然语言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我

们很难人为预估第三个文科范式的具体演进路径。不过，目标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基于人机

互生的理论智能化。

因此，第三个文科范式的出现不意味着以分科范式为基准的库恩范式的失灵，而是需要我

们以新的范式来理解文科的知识创造与积累。快速发展的语言学一反传统语言学对语意的阐

释，从分析语料开始到对自然语言的拟合建模，形成千亿级参数的大模型，成为人工智能发展

最前沿的领域之一，这便是新范式建设的一个案例。中国政府推动的新文科建设可以被理解

为是新范式建设的组织化努力，各类数据库的建设可以被理解为第三个文科范式建设中第一

阶段的工作。

四、结　　论

数字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对人文与社会认识的发展，触发了人类面向人文与社会的知识

创造与积累的第三轮范式革命：智能革命。

第一轮范式革命发生在认知革命之后，伴随着书写语言和图画的出现，对理性的运用推动

了人类思辨与逻辑的发展，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让人类摆脱了对神谕的依赖、对超人类

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促进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迈进了知识创造与积累的整体性学术阶

段，形成了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学术范式。

第二轮范式革命发生在将数值型计量引入对人文和社会现象的测量和分析之后，即计量

革命。统计思维和统计学的发展不仅为重新认识人文和社会素材提供了工具，还为分析数值

型素材提供了方法和技术，构成对第一个文科范式的侵蚀，让对社会现象的刻画与分析形成了

分离于整体性学术的分科知识，也推动了基于细分对象的分科性的知识创造与积累。第一个

文科范式建立的整体性学术在分科学术的侵蚀下，被分解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第一个从

整体性知识系统中分离出来的社会科学是经济学，随后是社会学、政治学等。计量革命还让从

事知识创造与积累的人形成了一个个共同体，且通过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的逻辑一致性体

系，推动了个性化且世俗化的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发展，形成了以知识应用为导向的学科

范式。

第三轮范式革命发生在数字化进程中，即智能革命。触发第三轮范式革命的转折点在于

数据的大量积累和一切皆可数据化，对数据内涵的人文与社会属性的挖掘以及基于数据的对

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发现是智能范式的内核。从范式的成熟度判断，第三轮范式革命可能要

经历四个阶段，当下正处在第二阶段早期。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两个范式不同，因为机器尤其

是人工智能的介入，这轮范式革命的四个阶段呈现阶段之间交互迭代的格局，在奇点到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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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类还在主导着面向人文与社会的知识创造与积累。智能革命引入了机器作为知识创造

与积累的力量，形成了人机互生体，而机器的普遍使用既使得在第一、二个文科范式中一直存

在的个性化知识创造与积累嬗变为去个性化的世俗化的过程，也使得之前的以分科为特点的

知识创造与积累重新回到整体性的知识创造与积累状态。与第一个文科范式的整体性知识生

产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整体性知识生产是以分科性知识创造与积累为前提的新综合。

给定人的生存具有了制度保障，智能范式再次让人类对人文与社会的认识回归于满足人

类的精神诉求，在世俗化的知识的社会应用中，知识成为人类面向整体性生产和生活的真正的

不可或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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